
老实 人 的 故 事
●何 默

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她老实的
事，我听了之后 ，却越发觉得她老
实得令人可爱 。

人们都叫她憨姐 。
那天 ，其实是她忘了 ，她去澡

塘时 ，根本就忘了带肥皂 。
洗头时 ，她涮湿的头发 ，眼睛

眯眯着 ，手下意识地朝脸盆架上摸
去。她施过两遍肥皂 ，一位女工还
光溜着身子就凑过来问：“洗好了？”
憨姐笑了笑 ，忙挪了挪身子 ，给人
家让开脸盆架 。稍会 ，她擦干了头
发，去收拾她刚才用过的那肥皂盒 。
那女工说：“这是我的。”憨姐楞
了一下 ，仔细看那肥皂盒时 ，认准
是自 家的 。那女工说她是“赖子”，
俩人吵了起来 。憨姐哭了 ，很委屈
呢。满澡塘的女工都指责那女工不
该欺负老实人。

那肥皂盒 ，盖儿带粗梳子 ，底
儿带细梳子 ，顶上有朵牡丹花 。憨
姐记得一点也不差 。

那女工才冤枉呢 。她找工会主
席，工会主席笑她 ；她找女工委 ，

女工主任
也笑她 ；
到厂长那
儿，索性
让她把肥

皂盒还憨姐 。
憨姐赢了 。她回

家来 ，去梳妆台放肥
皂盒 ，脸色刷地红了 。
自家的肥皂盒在梳妆
台放着 ，跟这肥皂盒
一模一样 。

她转身朝厂里跑
去……

这的确是个真实
的故事 。于是 ，我想
采访她 。当然是要挖
掘这个故事之外的许
许多多 的工作 、学 习
和高 尚品德方面的事迹 。我想 ，会感
动人的 ，就像她的这种威信一样 。

我找厂长 ，厂长笑了笑 ，让去找
女工委谈谈 ；女工委主任笑了笑 ，让
到车间了解 ；车间主任笑了笑 ，让见
见本人 ；本人见了我 ，也只是笑着 ，
却也直摇头 。

我明 白 了厂里 的意思 ，却不明 白
关于她的那个故事到底有多少演绎成
份。

亮教 授 小 传
●方 英文

亮教授其实是一位
戏剧研究员 。研究员跟
教授同级，教授却比研
究员顺 口 。所以 ，人称
他亮教授。亮教授是个
受人尊敬 的专家 ，因 为他是个
教授 。教授就象 中 药材里 的 牛
黄、熊胆 一样 ，数 量少 ，很值
钱，理应 受到大家 的珍爱 。再
加之亮教授确是个才华横溢、年
轻有为一

亮教授今年才四十二岁 。如
果不是才子 ，四十二岁怎么 当 上
教授呢？因为我们的职称是按工
龄来评的 ，工作的时间越长 ，职
称也就越高 。亮教授四十二岁能
有多长工龄？一般人想 ，至多三
十年挡住了吧？差矣？他虽然四
十二岁 ，工龄却有四十三年 ！

事情是这样的 。
四十三年前的九月

份，也就是一九四八年
的九月 份 ，亮教授就在
他母亲的肚子里参加工
作了 。他母亲是个出众
的演员 ，正在前线部队
巡回演出 ，那是一出反
映纱厂女工苦难生活的
戏剧 ，由 他母亲主演 。

主角 是个孕 妇 ，因此 ，他母亲用 不着化妆 ，一
场接一场地演下 去 。他母亲这种不顾临产期将
近而为 战 士 们演戏 的 英雄行为 ，出 现在 当 年 的
各战报 上……亮教授 出 生后 ，又 多 次表演襁褓
婴儿 ，该哭 的 时候一掐屁股就哭起来 。后来 ，

他勉强小学毕业就永诀
校门 ，因为他一见书本
就瞌睡 ，不如干脆跟着
母亲演戏 。

事实是 ，亮教授并
没有继承他母亲的杰出的演技。几十年来 ，他多
半演的是衙役 甲 、匪兵乙 、群众若干人 ，名字几
乎不曾上过海报 。评职称时 ，他反复学 习 了文件 ，
觉得 自 己虽然只有小学程度 ，但工龄却有四十三
年，加之又是 自 学成才 ，可歌可泣。如果承认了
四十三年工龄 ，那么他就是教授了。“革命有早
有迟 ，革命迟的不要嫉妒革命早的。”他以他母
亲珍藏的 当年的战报为铁证 ，跟职改委员会的官
员们舌战三天 ，软泡硬磨 ，官员们终于投降了 。
亮教授当 了教授不十分满意 ，既然是解放前参加
的，那就应该享受老干部的待遇 ，而有关方面却
并未这样兑现。“我们国家眼下还有难处，”亮
教授通情达理地，高 尚地想道。“不能老计较个
人的得失。”

亮教授并不姓亮 ，因为经常在各类文艺大奖
赛上 当 评委 、亮评分 ，所以人们称他为亮教授 。他
是个公正的评委 ，从不私下受参赛者的贿赂 。每演
毕一个节 目 ，评委 中最先举牌亮分的人必定是亮
教授 。一般说来 ，他打分数要么最高 ，要么最低 ，
自然均被主持人宣布 “取掉”了 。有人就说有亮
评委跟没亮评委 是 一 样 的 。亮教授 反 唇 相 讥：“评
价文艺作品应
该百家争鸣 ，
我为什么要跟
大家一样呢？”
大家益发敬仰
他。一有活动
就请他去 当 评
委。

启事
凡对我报副刊投稿

的作者注意 ，今后寄来
稿件 ，不同意修改删节
者，务请在稿后注明 。
另，本报概不退稿 ，请
自留底稿 。

评
选

●
刘
福
定

年终了 ，
要评 先 进 工
作者 ，和去年
一样 百 分 之
三，评上 的长
一级 工 资 外
加一条毛毯 。
车工 班 二 十
八人 ，勉强够
一名 。

“ 他 妈
的，哪个小子
可要 拣 了 一
级了！”

“ 咱要不
上，咱也不想！”

“ 管他妈嫁给谁 ，哥
们儿跟着喝喜酒！”

……

话都是这么说 ，可一
到正板上 ，都变成了沉默
的人 。

今天 ，全班举行第十
一次会议 。半个小时过去
了，还是无人说话 。

“ 看来 ，只好点将了 ！”
班长想 ，把 目 光投向小张 。

“你咋不说 ，滑头！”
小张佯装没看见 ，拿起桌
上那张被油染成黑色 的报
纸遮住脸 。

班长又把 目 光转 向大
王。

大王站起来 ，犹豫地

张了 下嘴 ，当 他看到班长
那鼓励 的 目 光时 ，好象下
定了 决心 ，说：“我 ，我
上个厕所！”

大王乘机溜 了 ，大家
一阵哄笑 。

“ 陈师傅 ，你说说？”
班长终于点名 了 。

陈师傅欠了欠身子 ，
干咳一声 ，说：“嘿嘿 ，
我先听听大家的！”

班长继续寻找 目 标 ，
无意 中 ，他碰上了 老段那
箭一样 ，带着挑畔 的 目 光 ，
他非常害怕这种 目 光 ，连
忙避开 了 。去年 的先进应
该是老段 的 ，只 因他和小
周关 系好 ，亏了 老段 。对
了，让小周 说，“去年要
不是我 ，他还能得毛料 、
长级？”班长心头一喜 ，
对坐在墙角 的小周说：“小
周，你说说 ，我们班谁够
资格 当 先进？”

“ 嗯 ，这个……我 ，

我看我们班……”小周停
住了 ，大家面对面 ，提出
一个 ，谁都不好意思反对
的，等 于是定 了 。小周很
有些为难 。

大家盯着小周 ，等待
下文 ，班长却觉着小周 的
下半句对 自 己有好处 ，催
他说下去 。

“ 我看 ，咱们来抓阄！”
小周很干脆地说 。

“ 好 ！抓阄 ！富贵在
天嘛！”大家齐声附合 。

“ 不行！”班长马上
来了气 ，这个小周真不知
好歹了：“不能象去年一
样，该评上 的没评上 ，不
该评上 的评上 了 ！大家心
里都有一杆秤 。我们投票
吧！”

纸条很快交了上来 ，
投票 结果 ，二十八人每人
一票 ，班长胳肢窝里流下
一滴冷汗 ，一直凉到裤腰
带那里 。

小幽 默

（一）甲 乙 两人吃腌蛋 。甲 惊讶地
说：“我平常吃蛋 ，味都是淡 的 ，这个
蛋因何独咸？”

乙道：“亏你问着我 。这么简单 的
问题都不董 。这腌蛋就是腌鸭子生 出 来
的。”

（二）某人一直 自 以为了不起 。一

天，碰见一个
朋友 。

朋友说 ：
“你干什么事
都很能干 ，只有两个不行。”

他问：“哪两个不行？”
朋友答：“干这个不行 ，干那也不行。”

短会
●李 宝林

人和 人就是 不 一
样。

同是省上技术操作
标兵 ，生产一线的都带
上了徒弟 ，忙得不亦乐
乎。而他方鸿广 ，当 上
标兵 ，青岛疗养 ，大连
看海 ，春节前还让他去
珠海休假一次 。

方鸿广有什么了不
起，他 当 上标兵纯属偶
然。要不是主管工业的
省长提出关心一下职工
的生活 ，这次省级比武
绝不会请他们炊事员来
掺合 。

就算方鸿广一鸣惊
人，但他的杰作 “龟蛇
聚会”能上职工大灶的
桌面？就是有 ，再能滋
阴补阳 、延年益寿 ，凭
手中 的那几个子儿谁敢

问津。黄蟮不算 ，一只
龟，市面最低价也得5
张大团结 。

为此 ，职代会民主
管理组派人找到厂长 ，
请他讲清方鸿广疗养不
断线的原因 ，生产一线
的技术操作标 兵 联 名给

职代 会 提 了
意见。

会安排在
接待外宾的小
会客室召开 。
厂长和纪委书
记前后进了会
场。

“ 小方外出疗养是
厂务会定的 ，这个决定
完全是为了企业。”厂
长呷 口 茶水 ，从 口 袋掏

出个小本本晃了
晃，摊放在桌面
上：“我想请同
志们算两笔帐 。
小方的 ‘龟蛇聚
会’名扬全省后 ，
当月 ，我们厂就
暗补会议就餐费
用两万多元 ，第
二个月 一下增加
到四万多元 。会
议挤到咱厂 ，还
不是冲 着 小 方
的‘龟蛇聚会 ’

……。如今的企业谁也
得罪不起 ，没法子 ，就
动脑筋让小方到外地疗
养。小方到外地疗养，
一年 最 多 花 费5000多
元。帐 ，大家算算心里
也就亮堂了。”

职工代表同情地看
了看厂长 ，然后 ，一齐
要求休会 。

这时 ，纪委书记站
起来严肃地对大家说 ：
“大家 口 径一定要统一 ，
谁要问起就说方鸿广身
患慢性肝炎 。咱丑话说
在前 ，谁砸了锅 ，我就
处分谁。”

这次会创建厂 以来
纪录 ，满打满5分种 。

幌子
●杜 康

上班铃响过了 。
M君拿着 一张报纸 ，哼着小

调，飘进了厂医务室的门坎 。
“ 田 大夫 ，您看 ，我的一首

作品在报纸上发表了。”M君喜
形于色地说到 。

田大夫只抬头看了他一下 ，
没吭气 ，仍继续给一位职工看病 。

M君一扭身 出 了 医务室 ，哼
着小调 ，又荡进了技术科 。

M君还是那句话 ，还是那副
腔调 。

技术科的 同志们都在埋头工
作，只有一个人微微点了点头 ，

说好好好。
M君一转身 出 了技术

科，哼着小调 ，又晃进了
检验科 。
M君还是那句话 ，还是那

副腔调 。
这次得到的 回答是：“我们正

在开会。”
……
就这样，M君游了近一上午 ，

着实感到有些累 了，这才打住阵 。
他回到 自 己的办公桌旁坐下 ，呷了
几口 茶 ，燃着烟 ，就又端详起他的
手中 的那张报纸来了。

过了些 日 子，M君接到了一份
报社指责他抄袭并让他退回稿费的
通知 ，于是人们再也听不到M君那
哼着小调的声音了 。

点评　以抄袭稿件
投寄报刊 骗取名 利 者 ，并 非偶见 ，我
报社就收 到过揭发徐刚 （大连人）抄
袭《撒 网 人》（此稿 曾 在 《散文 选刊 》
选载 ，系 南 京 一知青作品 ）的 信件数
封。这种人的嘴脸 以 《幌子 》来讽刺 ，
似还 不足解 气 。这篇 小说很短 ，基本
上把抄袭 者 不知羞耻以抄袭 品 到 处
张扬 的 面 目 刻 划 出 来 了 。但 ，若 此
君在被揭 穿 后 仍 以 不知耻的嘴脸招
摇过市 ，或再抄一次改寄他处 ，令人
皆以 为 不 齿 ，岂 不 更 佳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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唏
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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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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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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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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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
载
重
自
行
车
扔
到

了
雨
地
里
，

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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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包
和

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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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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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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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，
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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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还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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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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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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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在
坚
硬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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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
路
面
上
擦
烂
，

血
开
始
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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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往
外
渗。

她
咬
着
牙
拾
起
眼
镜
擦

干
了
水
戴
上
，
一
边
费
力
地

站
起
来
，
一

边
打
量
“
载
重”
，

那
汉
子
不
知
是
扶
她
好

还
是
扶
车
好，

嘴
里
不

停
地
说
：

“
对
不
起
对

不
起，

雨
太
大
路
太
滑

实
在
对
不
起……”

他
口
齿
喃
呐
不
清。

她
没
好
气
的
接
道：
“
所

以
我
们
撞
上
了
？
”

他

看
这
么
漂
亮
洋
气
的
姑

娘
居
然
不
发
火，
一

身

湿
乎
乎
的
狼
狈
站
着，

更
不
知

所
措，

语
无
伦
次
：

“
我，

我

还
以
为
你，

你
向
左
拐。
”

她

弯
腰
拾
起
伞
和
包，

很
美
的
莞

尔
一

笑
：
“
看
来
我
们
都
是
判

断
失
误
啦，

算
了。

”
说
完，

骑
车
消
失
在
雨
雾
里。

围
观
看
热
闹
的
众
人
各
自

散
了，

好
没
趣
儿。


